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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节前，八路军女战士辛颖随军辗转
到鲁中山区。彼时，整个农村，黑墙瓦砾，断壁残
垣，满目日寇扫荡后的悲惨景象。

当时辛颖已赶了一天两夜的路，粒米未进。
人饿得跟谁也不想说话，战友们躺着默默地等筹
粮人回来。掌灯时分，部队领导告诉辛颖：“辛锐
同志在这次扫荡中不幸牺牲了！”“轰”的一下，辛
颖眼前一片模糊。

天完全黑下来，筹来的给养是谷子，需马上
推碾。辛颖和班长在一盏小油灯下默默地推着
磨，一圈一圈。此时她的脑子也在转，许多与二姐
辛锐有关的往事都转到眼前……

辛公馆里的大家闺秀

对于辛氏姐妹来说，她们的人生从1937年一
分为二。前半段，她们是大明湖畔辛家公馆里的
小主人。

1918年，荷花盛开的时节，辛锐出生，取名
“淑荷”。名如其人，她自幼文静敦厚，尤爱美术。
受祖父辛铸九书法艺术的熏陶，读小学时就能雕
善画。父亲辛葭舟聘当时著名国画家黄固源做她
的家庭教师。

“小时候，我和二姐睡在一起，她在床上摆了
纸和资料。我怕睡着了给她弄坏，就用绳子一端
捆住双脚，另一端拴在床头上。她看见了，轻轻地
替我解开，抚摸着我的脚腕，眼圈红红的。她不会
生气，眼睛会说话。”辛颖回忆幼时姊妹之情时
说。

如今的大明湖南门正对面，已寻不到半点辛
家公馆的踪影。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建
筑，于2008年被拆除。

时光回溯到1930年前后，在这座中西合璧、
古朴典雅的房舍内外，辛锐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小楼东风，南望历山，北挹鹊华，水木明瑟。春来
海棠盛开，赏曲水游鱼，如戏枝头。入夏，明湖中
蒲荷茂盛。夕阳西下，画舸穿绿，菡萏飐红。深秋
而残柳拂塘，寒冬而莹雪压柏。

四季流转，在殷实家境中，辛锐无忧无虑地
成长着。她的幼弟、现年87岁辛树英回忆道：“二
姐十分秀丽，念书很好，善良，是个大家闺秀。”

16岁时，辛锐就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举办个人
画展。辛树英告诉本报记者：“二姐很有才气。她
学画的时候，老师们非常欣赏她，鼓励她开画展。
那时开画展的很少，女的开画展的更少。”

在辛锐留存于世的画作中，有一幅工笔淡彩
花鸟画颇为不凡。

这幅画画的是一只翎羽绚烂的凤凰。它转头
回视的左方，是两枝斜倚交柯的粗壮树干和枝叶
扶疏的绿色树冠，右下方则是秀丽挺劲的几竿翠
竹。从这凤凰的头颈、翼尾和腿部的动势来看，它
似是刚从遥远的天边飞来，终于找到了合意的栖
息之处，正合拢双翼回视后方，呼唤着同伴。

在画的右上方空白处，有一字体娟秀的题
款，写着“丙子冬十一月淑荷女史作于百花洲
泮”。旁有两枚刀味古朴、俊逸的朱红印章。上面
的一枚为篆体白文“辛淑荷印”，下面的一枚为钟
鼎朱文“百华洲上”。

这幅画作于丙子年，也就是在民族危难日益
深重、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1936年。凤鸣梧桐之
上，辛锐将心中的愿景泼洒在纸上，寄托着自己
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美好生活的轨迹在1937年卢沟桥的炮
火声中，逐渐转向。

当时，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八月底，辛锐一
家祖孙三代9口人，随着逃难的人流，举家先到潍
县，旋又南逃，经临沂、枣庄，到达滕县。

是年底，日寇占了兖州，辛家逃到滕县城东
桑村镇。春节过后，敌人又进攻桑村，在坦克、战
车的隆隆声中，辛家又逃到长城村。

“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

凤凰落难，羽翼难飞。到长城村后，有个老地
主看中辛锐的才学容貌，当着辛葭舟的面，为他
儿子提亲。辛葭舟心中满是怒气，却又不便发作，
只好推说国难之际，不宜议婚，待安定再说。但地
主夫妇仍不断纠缠，这给辛家带来了烦躁和压
抑。

正当辛家人身处困境时，八路军进村了，小
山庄气氛突变，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原来是郭洪
涛率领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四支队的
一部分。“这期间，郭洪涛、郭子化经常找父亲谈
话。”辛颖回忆道，那时自己年龄小，听不懂谈话
内容，只见他们时而严肃穆穆，侃侃而谈，时而海
阔天空，笑声朗朗。

八路军的到来，一扫辛葭舟郁郁寡欢的状
态，他变得精神抖擞。“他决定将我们姊妹和二哥
三人交给八路军。为了表示他对革命的忠诚，他
将当时处在危困中的省委机关和部队的一切费
用全部包了下来。”辛颖回忆道。

父亲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辛锐的人生方向。
为不给部队添麻烦，辛葭舟买了一头骡子，

驮着子女简单的行李，随军翻山越岭。“大约走了
十来天，到达费县的薛庄。我和二姐的脚上打满
了泡，但精神愉快。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不
受欺压，进入革命集体，真是解放了。”辛颖回忆
道。

1938年8月底，辛锐等人到达沂水县岸堤镇。
此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招生，辛氏
姊妹进入干校学习。到校不久，大伙儿统统按

“大”“小”称呼，喊辛锐“大辛”，喊辛颖“小辛”。
彼时，小辛和大辛同住一个院落。可因身处

两个队，很少有个别谈话的时间。小辛生性好动，
想姐姐时，就跑去找她。大辛则遵守纪律，并常告
诫妹妹：“咱们现在都是革命战士，以后别叫我

‘二姐’，也不要常来找我。”
小辛了解大辛的脾气，这么说完全是出于爱

护，便益发敬重姐姐。大约过了四五天，小辛实在
憋不住了，又悄悄去找她。大辛一见妹妹，立即拉
她到地铺上，怨而不怒地责怪：“怎么好几天不
来？”

小辛故意逗她：“你不是说不让我来找你
吗？”

“小丫头！”姐姐埋怨道。屋里人多，不好说
话，大辛拉着小辛到院里。大辛把手搭在妹妹肩
上问道：“这几天你听了几堂课，谁讲的？你记了
多少笔记？”

小辛调皮地回答：“二姐，这两天我老想找你
说说话，连上课都开小差，没心思记笔记。”大辛
严肃地说：“你真的这样？那可不好，有多少知识
需要咱学，天地太大了，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将
来怎么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

话音未落，大辛取出她的笔记本放在小辛手
上。小辛打开一看，啊！二姐真行，一百多页的本
子写了近三分之二，郭洪涛的《目前形势报告》，
郭子化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讲话，
记得密密麻麻，大“一”套小“1”，“甲、乙、丙、丁”
分条分项记得真详细，而且字迹工整娟秀。

当小辛离开时，大辛一再叮咛她要刻苦学
习。“回到宿舍，打开自己的笔记与二姐一比，我
自愧不如，于是从头细心地整理起来。”辛颖回忆
道。

在干校是集体生活，大家吃饭速度快。小辛
记得在济南时，母亲常说大辛“吃饭慢，常吃不

饱”，由此担心姐姐会饿肚子。
有一天夜里，小辛把没吃完的半张煎饼，悄

悄送给大辛。大辛看到煎饼，并未马上接着。小辛
看出她是饿了，可又很克制自己，便硬塞给她。就
这样，大辛一边送小辛，一边吃几口煎饼，告诉小
辛以后别再送吃的，影响不好，自己会慢慢习惯
的。

天冷了，干校学员早操后，去河里洗脸，要砸
开薄冰。如果猛搓，就不会冻着手脸。每次在河里
洗脸，小辛都会冲大辛喊：“使劲搓搓，搓红了不
冷，搓呀！”后来其他姐妹对小辛说：“你二姐的冻
疮都破了，怎么搓？”

小辛猛然醒悟，姐姐脸上早长了冻疮。小辛
很同情她，但没法子，若再傻喊，她会掉泪的。小
辛从小就怕她哭，她一哭，小辛就六神无主。

“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差距很大”

1938年10月，沂蒙山的柿子红了。辛锐被分
配到山东省妇联任秘书。同年底，山东纵队指挥
部在沂水王庄成立。辛葭舟也来到沂蒙山根据
地，在指挥部供给部工作。

有一次，辛颖去王庄听形势报告，路上听人
议论“大辛入党了，还做了省委组织部长的秘
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小辛兴奋异常。

一开完会，小辛便离队去看大辛。大辛依然
如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沉静斯文。小辛问她：“你
真的入党了？”大辛神情嫣然，没有直接回答，似
有意避开问话，反倒问小辛学习怎样？有什么收
获？

小辛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的问题你还没回
答呢。”大辛并不着急，给她倒了一碗热水，紧偎
着她坐下，平静而认真地说：“组织已批准我为中
共党员了。不过我从申请入党到组织批准，没告
诉父亲，也没告诉你。我总感到自己和一个真正
的共产党员相比，差距还很大。”

大辛把热水端给小辛，继续说：“小妹，我反
复想过，一个人入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一个真
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千
百万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他要做到吃苦在
前、工作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总之，为实现
共产主义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听了大辛一席话，小辛似乎觉得自己长大
了。“这些话我也听别人讲过，可出自二姐之口，
分量就不一样了。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辛颖
清晰地记得姐姐入党后的感慨。

1939年6月8日，日寇第一次向我抗日根据地
扫荡。

为了行军作战，省委决定：把战工会、青委、
妇联、大众日报社、战地服务团等单位合编成“沂
蒙工作团”， 由大众日报社社长匡亚明同志任
大队长，分散作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反扫荡。

起初，“沂蒙工作团”还是大队活动。后来，形
势越来越严峻，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我们几个
人和大辛她们编在一个小分队里，在那大小丘岭
山岗之间，日夜和鬼子周旋着。”当时在青委会工
作的于冠西回忆道。

麦黄时节的傍晚，这个小分队在杏峪一带的
山沟里隐蔽，山口方向突然传来鬼子“三八式”步
枪的射击声。领队的同志命令大家立刻分散，向
山北坡转移。于冠西那时得了伤寒，已两天吃不
下干粮，浑身没有力气。

同志们大部分都快步翻向岭坡的背后，但于
冠西只觉得全身冰冷，一下软瘫在一株柿子树
旁。这时，山沟里传来鬼子的嚎叫声，“歪把子”机
枪不停地向沟两边的山崖上扫射着。就在身旁不
断溅起碎石和泥土时，于冠西忽然觉得一只手轻
轻抚摸着前额，随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哟，滚
烫滚烫的！”

于冠西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大辛！
大辛急呼呼地转身蹲下，像发命令一般说

“快，快，把手搂住我的脖子”，不顾一切地背起于
冠西，朝光秃秃的岭坡跑去。

“我想让她放下我，但她似乎没听见，只是气
喘吁吁地背着我，跌跌撞撞地跑。她平素温柔文
静，举止娴雅，那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也不知她哪
儿来的胆量和力气，竟然背着我一口气跑过呼啸
着子弹的岭坡，喘息着把我放在一块大石头的背
后。”于冠西回忆道。

休息一会后，两人相互搀扶着，找到小分队。
于冠西被扶到一间屋子里躺下，连句向大辛道谢
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

百姓门板上不屈的战士

救同志一命的大辛，也被伤寒打倒了。
得知消息的小辛，心急火燎地赶到大辛养病

的荞麦山，一头钻进半山腰上姐姐住的“团瓢”。
照顾大辛的小王同志向小辛说：“高烧快一个月
了，什么也不能吃。”说话间，大辛睁开眼，小辛赶
紧走过去。大辛拉住小辛的手说：“你怎么才来看
我？”底下的话没说就流泪了。

小辛边给她擦泪边说：“正像过去你常说的，
战争情况嘛！”

小辛盼姐姐早日康复，跑了三个村子，找了
三家药铺才凑齐一剂药。吃过药后的大辛，精神
稍好，只吃一两口米汤。十多天后，大辛能下床站
站，一次吃半个鸡蛋。这时，大辛担心小辛久留会
影响工作，便撵她离开。

半个月后，大辛的病情不见好转，还得了痢
疾。小辛更心急如焚，跑来照顾姐姐。两周后，大
辛的病情明显好转，要小辛扶着出去晒晒太阳。
可没走几步，就累了，靠在地堰上。

大辛说：“鬼子扫荡快结束了，部队要集中整
顿，群众工作也要加强，我好长时间不工作了真
有点着急。”“你体力这么差，怎能工作！”小辛回
道。

“现在是不行，等病好一好，争取早日工作，
你也该回队了。”大辛又开始撵小辛。小辛才发
觉，姐姐在病中考虑党交给的工作，已不是一天
两天。

小辛临走前，大辛让她给洗洗头。“她的头发
极长，但很稀。我一洗，呀!竟一缕缕地往下掉。我
心里难受极了。我从来不好掉眼泪，这时实在忍
不住了，只得草草结束。”小辛回忆道，自从参军
后，与二姐相聚相离，她从没给过一分钱、一件东
西，她对人对己要求都十分严格。

1940年10月，辛锐参加姊妹剧团的筹备工
作。1941年1月16日，担任姊妹剧团团长的辛锐，在

《大众日报》四版上发表文章，其中有工作的诸多
细节———

“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口号。在
这原则下，同志们非常兴奋，从天明起床开始，一
个整天活跃在工作和学习中。从工作团的开始形
成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的历史了。在这时期中，
我们曾经为工作的迫切需要，排演了《老太婆的
觉悟》《掩护》《打花鼓》《小把戏》。因为人少，有时
在一幕剧里一个人曾扮演过两个角色。

在姊妹剧团期间，辛锐和在革命斗争中建立
了感情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副主任兼秘
书长陈明同志结婚。他们互敬互爱，深受部队官
兵的爱戴。

剧团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开展着，直到1941年
11月，日军纠集5万人马，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
荡”。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奋力抗敌。山东分

局直属机关编为几个大队，凭借沂蒙山的有利地
形，坚持游击斗争。

辛锐率20多位女同志随部队转移，在大青山
北的猫头山与日军遭遇，为掩护同志们撤退，她
小腹部中弹，两个膝盖骨受重伤，右膝盖骨全部
被打掉。当晚，她被抬到山东纵队第二卫生所驻
地——— 火红峪村。组织上派小战士徐兴沛专门护
理辛锐。

当时火红峪村只有聂凤立、聂凤举两户人
家。怕暴露目标，聂凤立建议同志们将辛锐送到
距聂家南面一华里远的“鹁鸽棚”山洞隐蔽。于
是，聂风立和妻子王瑞兰卸下自家门板，把结婚
时的棉被也拿出来铺在上面。在夜色掩护下，同
志们用门板把辛锐抬到鹁鸽棚。

“山路很难走，她伤得很重，不管是抬高了还
是放低了，都会弄疼她，但这个姑娘硬是没发出
一点儿声响。”参加当晚转移的王瑞兰回忆道。

保持着牺牲前的姿势

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已怀孕5个多月的辛
锐强忍着伤口的剧痛，连吃一口饭，身体动弹一
下，也会昏迷。几天后，她的伤痛逐渐减轻，能吃
点东西了，情绪也好些了。但因大雪封山，山洞里
缺吃少喝，小徐只身出去找粮食。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找粮的困难，五天后小徐
才回到辛锐身边。冰冷的山洞里，她硬是撑过来
了。彼时，她已休克，小徐连忙用温水喂她。大约
过了半个小时，她才苏醒过来。

小徐将煮好的地瓜干送到她的嘴边。她慢慢
地嚼着，说：“这地瓜干真甜，真好吃！”

吃罢饭，小徐点起火堆，黑暗、寒冷的山洞，
顿时充满了光和热。辛锐高兴地跟小徐谈起来，
谈到她为了抗日救国，怎样跟随爸爸离开舒适的
家庭，来到沂蒙山；谈到她如何由一个天天与“文
房四宝”为友的大家闺秀，成长为一名八路军战
士、共产党员；又谈到她爱人陈明怎样关心照顾
她，还谈到美好的未来。

她越谈越兴奋，最后情不自禁地唱起《三八
妇女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
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喊出了自由
的吼声！从此我们一起打破毁人的牢笼……

在洞里住了16天，经过乡亲们和战友的精心
照料，辛锐的身体逐渐恢复，但两腿已残废。这期
间，她不止一次地问徐兴沛：“我的丈夫陈明现在
何处？怎么不来看我？”小徐一直不忍心将陈明已
在大青山突围中牺牲的消息告诉她。

12月16日下午，同志们抬着辛锐到医疗所换
药，晚上就住在医疗所。同志们见到她，都前来问
长问短。她兴致勃勃地和大家攀谈着。

次日拂晓，日军再次疯狂扫荡，很快就逼近
了火红峪。辛锐驻地被包围，枪声四起。二所的同
志抬着辛锐往外突围，一出村便遇到了日军。日
军的机枪打个不停。

辛锐担心大家继续抬着她，会遭受更大损
失，焦急地喊道：“放下我，你们快走!”抬担架的
同志谁也不听，仍抬着她边打边冲。

日军在后面喊：“抓活的！抓活的！”
辛锐着急地说：“现在不可能了。你们放下

我，咱躲一个是一个。”二所的两个同志是一男一
女，女同志叫韩波，她死死不放手，但大辛自己从
担架上滚了下来。韩波和那个男同志只好将身上
的手榴弹给她留下，一共三颗。他们把她放在可
以稍微藏身的大石头下，翻过小山包撤退了。

辛锐把手榴弹掖在胸前，用棉被裹着前胸，
背靠着大石头坐在地上。这时敌人已逼近，一梭
子弹射来，大辛的胸部、腹部连中两弹，她强忍着
剧疼，靠在石头上怒视着敌人。

鬼子叫喊着“女八路”冲了上来，辛锐扔出一
颗手榴弹。一个鬼子军官上来了，命令士兵冲上
去捉活的，辛锐又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怒喊：

“枪毙她！”一颗子弹射中了辛锐。
当围上来的鬼子用力拉开辛锐的被子时，突

然一声巨响，第三颗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了。
“大辛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可以看出她靠在大石
头上的姿势。第二天，当地老乡和卫生所的同志
一起，把骨头捡了，还有大辛留下来的衣服，一块
儿埋在距她牺牲处10米的鹅头岭东坡。”韩波后
来向辛颖回忆道。

时年23岁的辛锐，从济南城飞到沂蒙山的
“凤凰”，在火红峪完成了她人生的涅槃。

这位济南大家闺秀的美好生活在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中，逐渐转向……辛锐把三颗手榴弹掖在胸前。一梭子弹射来，
她的胸部、腹部连中两弹。鬼子冲上来，辛锐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冲来想捉活的，辛锐又扔出一颗手榴弹。鬼子的又又一颗
子弹射中了辛锐。围上来的鬼子用力拉开辛锐的被子，第三颗手榴弹在鬼子中间炸开……

辛锐：“凤凰”血染火红峪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辛锐画的凤凰

陈明、辛锐惟一的合影

一对难民夫妇的
德国“长征”

2 6岁的伊拉克难民
Alia和丈夫Ahmad抱着他
们四个月大的孩子，终于
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德国
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
自此，这对夫妇终于挥别
炮火连天的故乡，圆了一
个“美丽生活”的梦。

中国女子泰国白庙拍照
引庙主不满

一组中国女孩在清莱白
庙拍摄的汉服写真红遍了泰
国。但白庙主人察霖猜则表
示不满，称这样的姿态并不
适合在白庙里拍。

英国时尚天后开坦克
到卡梅伦家抗议

英国时尚天后薇薇安
-魏斯伍德开着坦克，直
奔首相卡梅伦位于约克郡
的私人住宅，抗议使用
“液压破碎法”开采页岩
气破坏环境。

逃生大师1 . 8米深坑
表演活埋险丧生

38岁“逃生大师”安东
尼·布里顿在一次表演中把自
己埋进一个约1 . 8米深的“墓
穴”中，但此次他逃生失败，
差点葬身坑中。图为安东尼被
活埋后9分钟仍未能逃脱，他
的团队立即采取措施刨土将他
救出。此时他已经昏迷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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